
从欧洲地质系教学看其高等教育的特点

汪 品先

近两年来
,

有机会在西德
、

英国
、

苏联
、

荷兰
、

瑞士
、

意大利等国家十余所大学的地

质系参加研究工作
、

开会或参观访问
。

欧洲国家办地质教学的经验固然有其专业的特点
,

但也包含了欧洲高等工科教学一些共性问题
,

也许对我们的高等工程教育有所启发
。

一
、

数 量 与 质 量

欧洲的大学大多设有地质系
。

西德 目前有 所大学设地质一古生物系
,

所大学 设

地球物理系
。

这些大学规模一般都很大
,

西德基尔二十万人口 ,

其中二万人是基尔大学学

生 意大利帕多瓦三十万人
,

帕多瓦大学学生就占六万
。

可是地质系的学生却很少
,

基尔

大学地质古生物系学生不过百名左右
,

帕多瓦大学地质系学生 名
,

都只占全校学生总

数的千分之几
。

这样
,

地质系的师生比例就特别高
。

例如西德慕尼黑大学古生物一地史系

共有教师 人
,

而高年级学生 低年级学生不分到系 加研究生才 人
。

苏联莫斯科大

学 年初地质系大学生共 人
,

研究生 人
,

而全系教师达 人
,

加上系属各

勘察队有 人
,

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数 目几乎相等
。

欧洲各国大学的学制各不相同
,

如西德
、

瑞士大学学制名义上为 年
,

实际一般都延

长到 一 年 荷兰规定 年 苏联是 年
。

这些国家的大学毕业生其实相当于英美的硕士
。

英国大学生学三年
,

但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再多学一年取得硕士
,

这样才有可能找到合适的

工作 如果再加几年取得博士学位当然更好
。

各国博士学位的水平很不相同
,

上述几个国

家中苏联的博士学位水平最高
,

其候补博士水平与许多国家的博士相当 荷兰 博 士 要 低

些
,

西德的又低些
,

英
、

美的更低些 而意大利四年制大学毕业就算博士
,

因此水平最低
。

去年访问时
,

意大利正在酝酿教改
,

为了提高教学水平
,

将四年制大学改为五年制
,

另外

设立研究生制度
,

只有研究生毕业才称博士
。

二
、

基 础 与 专 业

西欧的大学专业划分比较灵活
。

西德和瑞士的大学四年分成前
、

后两段
,

前两年 论文

前阶段 学生一般不到系里来
、

主要学习公共基础课
,

加上若干门 “ 试读 ” 性的地学课程
,

便于学生选择和改换专业 后两年 论文阶段 才来地质系
、

以学专业课
、

写论文为主
,

但是

并没有明确的专业班
,

所谓专业
,

只是通过选修课和毕业论文来体现
。

其指导思想是大学

生主要是打基础
,

然后再侧重某一方面便形成某种专业
。

比如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地质系
,

汪品先 同济大学地质系副系主任
、

副教授



一共才一位教授
,

七位讲师
,

每年招生不过二
、

三十人
,

用这样的办法却培养着“ 地质学
” 、

“ 应用地球物理学
” 、“

工程地质学 ” 等三个地质专业和
“ 化学与地质学

”、 “

地理学与地质学 ”

两个跨系性专业的学生
。

与此相反的是苏联
,

专业和专门化都有严格的划分
。

莫斯科大学

地质系现有五个专业
、

十七个专门裕 分别由十四个舞挤鸯按奉祠俞毅学计划倍彝学生
。

专业的灵活性十分有利于学生朝跨学科的方向发展
,

这种优越性更加明显地反映在教

师与研究生的科研上
。

英国剑桥大学的学科设置有许多独特的交叉现象
,

比如应用生物系

有专门研究沉积的组织
,

而研究同位素地质的实验室设在植物系
,

这样的交叉有利于新学

科
、

新方向的产生
。

专业设置的灵活形式也有助于新专业的迅速形成
,

如海洋地质的重大进

展是十多年来国际地质学界的最大变革 , 西欧各大学地质系都在不同程度上开展海洋地质

的科研
,

开设相应的课程
。

西德基尔大学地质系虽然不挂 “ 海洋地质系 ” 牌子 ,

事实上全

系的科研有 是海洋的课程
,

开设有从 “ 科研潜水 ” 到 “ 海底制图 ” 的种种课程
,

毕业

生多从事有关海洋地质的工作
,

实际上已办成世界上最好的海洋地质专业之一
。

由于海洋科

学的综合性
,

欧洲
、

北美的不少大学设有与许多系有关的海洋系或海洋所
。

莫斯科大学设

有海洋委员会
,

包括地质
、

地理
、

生物
、

物理和化学五个系二百名候补博士以上的教师
,

配有远洋考察船三艘
,

从事专题研究
。

看来专业设置的灵活性和学科体系的综合性
,

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
。

三
、

讲 课 与 实 习

和我们一样
,

讲课和实习 实验 是上课的主要形式
。

西欧的讲课
,

学生可以自己参

加
,

因此出席率随着讲课的质量
、

学生的兴趣
、

甚至天气的好坏而波动
。

实习 课 则 要 点

名
,

缺席多了就通不过考试
。

理由很简单 理论部分可以自修
,

而实习环节却不能缺少
。

所以实习课要求严
、

辅导强
。

如基尔大学的微体古生物实习课
,

每班至多只收八名学生
,

却由一名教授
、

一名博士同时辅导学生看显微镜
,

每次课都要检查结果
,

比讲 课 严 格 得

多
。

其他一些教学环节效果很好
,

但在我国好象还不流行
,

这就是讨论课
、

讲座课和单课

独进课
。

讨论课一般是教师指定题目与参考文献
,

由学生作准备后进行课堂讨论 讲座课

是定期由本系教师或外来的专家作专题报告 单课独进的课象地质用计算机知识
、

海底地

质制图等
,

连续几天边讲边练
,

适用于单项技术的传授
。

至于讲课的内容
,

西欧的教授们并不认为学生的知识都要由教师在课堂上口 授
,

与我

们以为 “ 多讲多知道
,

不讲不知道 ” 的习惯不同
。

他们讲课通常只是引学生人门
,

讲个概

要
,

指出关键
,

然后把参考文献目录和重要的图表发给学生
,

并不提供完整的讲义
。

美国

教授在基尔大学教 “ 海洋地质学 ” ,

就用这种方式在二
、

三十学时内教完全课程
,

其

中包含许多深海研究中的最新成果
。

瑞士苏黎世高工的 “ 微体化石古环境标志 ” 一课也无

教材
,

教师只给学生分章的参考文献清单
,

总共 篇
。

美国斯坦福大学侮徉地质学教授

创 在英国剑桥大学讲学时说
“
我教书从来只教给学生问题

,

而不教给学生答案
”。

他们强调发展学生活跃的尽路
,

而不是背诵讲义
。

对于研究生来说更没有什么听讲的课 ,

与我国目前给研究生排课过多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
。

同样
,

西欧的考试方法也和我国或苏联不同
,

不是听一门课考一门试
,

而通常是包括

几门课在内的某一学科考试一次
。

如基尔大学地质系规定在 “ 论文前阶段 ” 里一共只考四

·



门
,

其中象 “ 地质学 —古生物学 ” 这一门就包括了七门课在内
。

这样做可以使学生不受

某门课任课教师讲课内容的束缚
,

和听课自由的精神相一致
。

西德的考试一般是 口 试
,

由

学生 自己找教师约定时间应试
,

并无统一的考期
。

英国如埃克塞特大学地质系却以笔试为

主
,

然而即使是岩石矿物的实习课考试
,

也不只是单纯地识别标本
,

还要求学生根据鉴定结

果判断标本间的成因联系
、

产地来源等
,

在理论课的试题中常要求叙述
“

研究新进展
”、 “

本人

野外见到的实例 ” 一类问题
,

有时规定可在数题中选答一个
,

看来也是为了避免死读书的
。

四
、

独 立 性 与 流 动 性

西德的教授们说 大学生与中学生不同
,

因为他已经成人
。

因此他朝哪个专业方向发

展
、

甚至他在大学应当学几年才毕业
,

都可以由学生本人确定
。

他们十分重视培养学生在

学习过程中的独立工作能力
。

基尔大学赴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地质实习的实习指导书
,

就是

由教师推荐文献
、

通过讨论班讨论后
,

由学生分头写成的
。

在野外实习中
,

地质图
、

剖面

图和实 习报告都要求每人各自完成
,

不象我们一个小组交一份
。

西欧大学里的扫描电子显

微镜等各种仪器
,

学生在学习基本技能后都可以自己动手操作
。

他们认为
,

大学里设置高

级仪器就是为提高学生水平用的
,

否则岂不是极大的浪费

独立工作能力的训练形式之一是撰写学术论文 或设计
。

莫斯科大学地质系的 一 年

级学生就要撰写一篇读书报告式的 “ 学年论文
” ,

三
、

四年级时又要分别完成一篇自 己 独

立工作
’

而不是查阅文献 基础上写作的学年论文
,

到五年级才正式写毕业论文
。

系里设

有大学生科研工作委员会
,

每年举行地质系大学生学术会议
,

交流科研成果
,

学生 自己的

科学协会每年出版论文集
,

此外还有一年一度的学生科研成果竞赛
。

学生学习的独立性还表现在可以改换专业
、

互换学校上
。

在漫长的假期里 意大利三
、

四年级每年只有一个学期 —从十月到翌年五月
,

其余都是假期 可以到处旅行 ⋯ ⋯
。

这对学生发展业余爱好
、

活跃思路都大有好处
。

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引起毕业生供需之

间的矛盾
。

如基尔大学现在学艺术史的学生已远远超过整个西德的需要量
。

其 结 果 就 是
“ 毕业就是失业 ” ,

如慕尼黑大学约 的学生找不到工作
,

有的靠开出租汽车 谋 生 意

大利招生无限额
,

结果学生大批失业
。

此外
,

教师的流动也十分值得注意
。

西欧
、

北美地质界的许多名教授早年长期在石油

公司服务
,

成名后才来大学任教
。

教授实行招聘制
,

便于大学间
、

国家间的人才流动
。

西

德的大学杂志上充塞着大学招聘各级教授的广告
,

连校长也通过广告公开招聘
。

大学生毕

业后到别的国家攻读研究生的不少
,

即使优秀的研究生毕业后
,

学校一般也不立即将其留

校
,

而鼓励他到别的国家或别的单位去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母校
。 “

流水不腐
” ,

这种流动

性可以避免保守和停滞
。

然而
,

资本主义的无计划性又会带来另方面的弊病
。

学校里学科

设置是 “ 因神设庙 ” ,

就必然 “神去庙拆
” ,

象基尔大学地质系原来介形虫化石研究甚强
,

由

于教授一死
,

该项目便 自然消失 苏黎世高工地质系一位研究浮游有孔虫的名教授行将退

休
,

该系的微体古生物教学
、

科研就面临着
“

树倒糊孙散
”

的危机
。

同时
, “

铁饭碗 ” 现象在西

欧固然不象我国那么严重
,

但一旦拿到教授头衔
,

在西德便再无解雇危险
,

有的人也就 “ 养

尊处优 ” 起来 在英国解雇一位教授得付十五个月薪金
,

因此实际上也成了 “ 铁饭碗
’

、

总之
,

欧洲的地质教育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
,

但也有不少弊病需要我们注意
,

可

以照搬的现成模型并不存在
。

如何寻找适合我们国情的办法
,

这正是我们面临的任务
。


